
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

《现代国际关系》 2021年第12期

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

丁 隆

阿富汗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转型

[内容提要]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再次上台执政，其激进意识形态能否转型将决定其

是否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合法性和国际承认。塔利班意识形态属阿富汗本土特色的传统伊斯兰主

义，糅杂了迪奥班德学派、普什图乡村部落文化、瓦哈比主义和萨拉菲主义、政治伊斯兰等多种元

素，具有多重属性，比如注重外在虔诚表象等宗教合法性，忽视政治合法性的前现代属性，以及普

什图至上和教派主义等。出于抵抗和执政的需要，塔利班意识形态出现转型趋势，开始具有实用

主义色彩，展现多元主义和教派包容倾向，弱化对虔诚表象的重视程度，并寻求融入国际体系，遵

守国际规范。塔利班意识形态内核并未改变，仍在伊斯兰主义范畴内，这体现在其政教合一的政

权性质和“毛拉治国”的执政理念等方面。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的方向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而后者

的执政实践并不成功。面对严峻的国家治理挑战，塔利班作为宗教性武装组织，理念保守、人才缺

乏制约其执政绩效。塔利班需以政治合法性为导向，延续意识形态转型进程，方能回应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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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 15日，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

尔，时隔 20年再次在阿富汗掌权。 *美军撤出阿富汗

意味着国家主权重回阿富汗人民手中，有望开启“阿

人主导，阿人所有”的政治重建进程，为这个饱经战

乱的国家实现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希望。然而，由于

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曾采取激进的内外政策，其

再次执政引发争议。塔利班再次上台前后陆续显现

出变化与转型的迹象，这在其官方声明、政令政策、

治理措施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塔利班的这些变化得

到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但其转型的真实性和可持续

性引发了广泛猜疑和担忧，国际社会不能确定这些

变化是权宜之计，还是代表其意识形态的转型。有

关塔利班限制女性权利、从事暴力活动的报道流传

甚广。这些消息真假难辨，塔利班官员的一些表态

也语焉不详，影响了外界对其意识形态变化的判断。

塔利班组成的临时政府并未显示开放性和包容性。

临时政府几乎是塔利班现有组织架构的翻版，大多

数高级官员为塔利班元老，在上次执政时便担任要

职，激进派别领导人并未排除在外；除个别少数民族

人士外，普什图族人居绝对主导地位；高官中没有女

性。① 塔利班表示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

从事恐怖活动，但其能否切断与“基地”组织等恐怖

组织的联系尚存疑问。塔利班转型的真实性及其程

度已成为其获得国内政治合法性和国际承认的关键

因素。塔利班是一个基于宗教信仰的武装组织，其

意识形态属性与转型方向是研判其政策取向及其治

下国家发展走向的重要依据。本文拟梳理塔利班意

识形态构成与属性，重点分析其转型方向、趋势及其

对阿富汗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塔利班意识形态属性

对于塔利班意识形态能否转型的质疑，多源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伊斯兰激进主义与去极端化研

究”（项目号20BZJ0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Martine van Bijlert,“The Taleban’s Caretaker Cabinet and Other

Senior Appointments,”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October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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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次执政期间表现出的激进意识形态。塔利班

第一次执政虽然终结了阿富汗军阀混战的局面，实

现了国家统一，但实施了激进的国家政策和社会伊

斯兰化议程，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实行严厉

的伊斯兰刑法（hudud）。塔利班根据其对伊斯兰教

法（sharia）的理解，通过宗教警察实施严苛的社会管

理。例如，塔利班禁止 8岁及以上的女孩上学，禁止

妇女工作，要求妇女外出时须有丈夫或男性亲属陪

同、穿著覆盖全身的罩袍（burqa）；实行男性容貌和

着装规范，要求男性蓄胡、蓄发，穿著阿富汗传统服

饰；禁止娱乐、艺术和文体活动；公开施行斩首、石

刑、剁手等刑罚。塔利班还采取教派主义政策，歧

视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塔利班炸毁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的巴米扬大佛、庇护“基地”组织等行为，

更是遭到国际社会严厉谴责。这些激进和极端的

政策取向、行为在国内外激起广泛抗议，最终导致

塔利班政权垮台。

塔利班上述治理实践基于其对伊斯兰教教义的

独特阐释和普什图部落文化的认识论，同时借助了

伊斯兰教法建政与治国的方法论。在认识论层面，

塔利班尊崇传统伊斯兰主义（Traditional Islamism）

与普什图乡村部落文化。它以伊斯兰教原初状态

与普什图部落文化为衡量标准，看待国家、社会与

生活方式，将宗教仪规、容貌和服饰等外在的所谓

虔诚表象置于比国家治理更重要的位置。在方法

论层面，塔利班效仿伊斯兰教初期的哈里发制度建

立政权，依据对伊斯兰教法尤其是其哈乃斐教法学

派的偏狭理解，自上而下地实施国家、社会和生活

方式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教迪奥班德学派、瓦哈比

主义和普什图乡村部落文化对塔利班都有深刻影

响，这一切塑造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① 塔利班意

识形态的属性从中可见一斑。

第一，以迪奥班德（Deobandi）学派为底色的传

统伊斯兰主义。大部分研究认为，塔利班诞生于巴

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和宗教学校。②

果真如此的话，则塔利班崛起于境外，其意识形态

对于阿富汗而言是异质思想。但是，美国学者戈佩

勒等人研究指出，塔利班初创时期领导层成员大多

来自以坎大哈为中心的阿富汗南部和东部普什图

部落地区，塔利班核心领导层近 60%的人在阿富汗

境内接受教育，近 50%的人就读于阿富汗普什图乡

村清真寺附设的寄宿制教学点（hujras）。这些教学

点的授课内容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迪奥班德派经

学校（madrassa）相比，缺乏系统性，且有苏非派元

素。此外，塔利班初创时期领导层成员一半以上出

生于 1965年以前。③ 这意味着，他们在苏联入侵以

前已在阿富汗完成宗教教育。据此可以认为，包含

苏非派深厚传统的阿富汗本土传统伊斯兰信仰是

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信仰和宗教教育体系深受

迪奥班德学派宗教改革思想影响，接受过该派经学

教育者在塔利班领导层中占较高比例，中下层成员

中经学校学生占比更高。迪奥班德学派是 19 世纪

下半叶出现在南亚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和社会思潮。

该派自称为“逊尼大众派”，强调遵守先知穆罕默德

的言传身教，在宗教事务方面全方位遵从《古兰经》

和圣训的指导，坚持教义的纯正性，反对崇敬苏非

圣墓，反对西方价值和观念。④ 该派并非新的教义

和教法学派，而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改革学派，在教

义上属马图里迪派，在教法上遵从哈乃斐学派。该

派影响力主要源自其庞大的宗教教育体系和学术

声望，其经学校遍及南亚乃至全球，成为世界上仅

次于埃及爱资哈尔的第二大伊斯兰经学教育体系。

塔利班与迪奥班德派中心的联系早已疏远，绝大多

数塔利班成员未在迪奥班德派经学院“达尔欧鲁

姆”（Darul Uloom）接受教育，甚至未曾到过迪奥班

德。迪奥班德派否认其为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源泉，

但其思想通过宗教学校体系和清真寺网络在巴基

斯坦和阿富汗普什图族地区传播，构成塔利班意识

① 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

2021年第8期，第3页。

②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

③ 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anuary 2017, pp.11-12.

④ Taberez Ahmed Neyazi,“Darul Uloom Deoband’s Approach

to Social Issues: Image, Reality,and Perception,”in Robin Jeffrey and

Sen Ronojoy eds., Being Muslim in South Asia: Diversity and Daily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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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重要成分。塔利班的确没有继承迪奥班德

派学术传统，但却选择性地吸收了迪奥班德派思

想，在虔诚信仰、精神修行、宗教教育等方面受其影

响较深，并将其思想融入阿富汗本土文化，更倾向

于使用暴力手段，教派色彩更为鲜明。①

一是激进宗教改革思想。迪奥班德派主张回归

伊斯兰教原旨，通过激进措施净化信仰，清除西方、

印度教等非伊斯兰文化带来的宗教“异端”（Bid’a）。

该派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阐释保守而严苛，曾

发布约 25万条“法特瓦”（宗教律令），在信仰和生活

的各个方面对信仰者进行约束。② 这些清规戒律使

迪奥班德派成为社会仪式感很强的宗教保守主义

运动，它强调用特定容貌、服饰和仪规塑造身份认

同，彰显宗教正统性。塔利班实施的激进社会改

革，对信仰者外在虔诚表象的要求多源于迪奥班德

派的宗教保守主义。塔利班采取迪奥班德派凸显

宗教正统性的方式，通过发布大量“法特瓦”，裁定

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宗教合规性，使一切政策和治理

行为都受到教法的约束。

二是狭义的哈乃斐教法学派。在教法实践中，

迪奥班德派受到南亚圣训派（Ahl-e-Hadith）的影响，

遵从狭义的哈乃斐学派，③ 强调圣训的基础地位，弱

化理性思辨的裁判作用。它严格遵循依据经训、从

严判定的原则，不再具有哈乃斐派灵活宽松的特

征，近似于以严苛著称的罕百里学派。受其影响，

塔利班在教法阐释中依据经训原文，并受普什图文

化保守主义影响，在实践中作出严苛狭隘的裁判，

追求所谓“返璞归真”，对现代性和外来文化持排斥

态度。在实践中，塔利班强调政策的教法合规性，

施行严刑峻法。

三是教派主义倾向。迪奥班德派的教派主义

色彩体现在其与巴勒维派（Barelvi）的教法学派内部

竞争及对什叶派的批判。然而，与瓦哈比（萨拉菲）

派不同，迪奥班德派部分源自苏非派，并不全然反

对苏非派，而且认为后者是穆斯林精神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仅对苏非派遵从圣徒、拜谒圣墓、纪念先

知诞辰等“举伴真主”（Shirk）的教义和仪规持批评

态度。④ 该派虽提倡“圣战”（Jihad），但在实践中主

要针对外来侵略者，并不主张对伊斯兰教少数教派

实施“定判”（Takfir）和“圣战”。塔利班对待少数教

派的政策具有教派主义色彩，并与迪奥班德派的教

派主义一脉相承，对什叶派严厉批判，但对苏非派

只反对其特定仪规。

第二，普什图民族主义。塔利班民族主义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塔利班曾庇

护“基地”组织，对中亚等周边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

织提供支持，具有一定的泛伊斯兰主义色彩。但塔

利班的主要军事活动和政治目标局限于阿富汗境

内，旨在实现阿富汗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政治

伊斯兰、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均为跨国伊斯兰

思潮和运动，具有明确的泛伊斯兰主义议程和目

标。二是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塔利班的民族主

义实际上是普什图沙文主义，它奉行普什图至上原

则，反对多元主义，拒绝与少数民族分享权力，普什

图族毛拉和部落首领在权力架构中占据绝对主导

地位。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将普什图文化和习

俗推广至阿富汗全境，要求塔吉克、哈扎拉等少数

民族也遵从和施行，但遭到反对。三是宗教民族主

义。塔利班民族主义动员的载体和工具是伊斯兰

教，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目的是教法治国，

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化。在武装斗争中，塔利

班将“圣战”等伊斯兰主义理念作为反抗外国侵略

的主要政治动员工具。

塔利班并非简单、机械地效仿伊斯兰初期政治

和社会实践，而是一直保持浓厚的本土文化特征，

普什图乡村部落文化是塔利班意识形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普什图社会对“荣誉”等价值的推崇形塑了

塔利班价值观。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也称普什

图法典，是普什图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

① Joshua T. White,“Understanding the Taliban: Assessing

Religious Categories of Analysis,”Religion and Violence Papers,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12, p.4.

② U.S. Navy Chaplain Corps, Deobandi Islam: The Religion of

the Taliban, October15, 2001, p.4.

③ Ahmad Atarik,“Watheqah al-iatiqad al-qadiri: al-ilzam al-

agdi fi al-tarikh al-islami,”https://www. ida2at. com / faith-obligation-

islamic-history.（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7日）

④ Barbara Metcalf, Islamic Revival in British India: Deoband,

1860-19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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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等地方性

规范系统，其通过部落组织赋予其强制力，保证在本

地区或本部落实施并调解内外关系。普什图瓦里不

仅是普什图人理想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社会制度

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是普什图人独特的精神追求、行

为方式和集体人格的集中体现。”① 塔利班颁布的

“行为准则”（layeha）中的许多规定源于普什图瓦

里。② 例如，规范女性行为的“深闺”（purdah）文化，

便是普什图瓦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塔利班的高

度重视。③它要求女性深居简出，不上学、不工作，与

男性完全隔离，只有在男性至亲（mahram）陪同下方

可出门。它在服饰方面要求女性年满 8岁后出门时

需身着罩袍（burqa）以掩盖全身。塔利班对男性的

着装要求也源于普什图部落装束，视蓄发、蓄胡等容

貌要求为伊斯兰教“圣行”（sunnah），这些都已成为

普什图瓦里的一部分。外界一般认为塔利班的有关

社会管理规定是对妇女的压迫，但忽视了它们源于

普什图瓦里，在普什图地区受到普遍遵从，并得到普

什图妇女的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曾试图废

除普什图瓦里、实施妇女赋权、普及女子教育等措

施，均遭到普什图部落的强烈抵制。2001 年后，阿

富汗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新制度体现了外部

政治力量的期待，却有违普什图瓦里倡导的传统价

值观，并未得到普什图族民众的普遍认同。

第三，具有前现代特征的伊斯兰主义。塔利班

起初为地方性草根社会运动，并无统一国家、建立政

权的意图。当时其核心领导层成员多为中下层毛

拉，就学于乡村经学校，未接受现代教育，甚至宗教

学养也难言精深，未形成系统的宗教、政治哲学。第

一次执政时期，塔利班将实现社会伊斯兰化作为终

极目标，把建立虔诚敬主、恪守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社

会置于所有世俗考量之上。因此，塔利班对于社会

文化领域治理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拓展外交关系等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议题，忽视

源于治理绩效的政治合法性。在当时，仅有 3个国

家与阿富汗建交，但塔利班对此并不在意。为维护

宗教纯洁性，它甚至不顾国际社会一致反对，炸毁巴

米扬大佛，最终因庇护本·拉丹导致政权被推翻。由

此可以想见，塔利班只重视宗教合法性考量，缺乏甚

至不具有实用主义和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塔

利班的伊斯兰主义具有显著的前现代特征，与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运动具有明显区别。后

者系现代教育产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运动，拥有思

想导师和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理

论体系。现代伊斯兰主义旨在获取政治权力，而塔

利班政治活动的目标是宗教本身。塔利班第一次执

政期间曾禁止萨拉菲派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书籍传

播，这说明其反对后者的意识形态。④

第四，“圣战”观念驱动的激进主义。塔利班意

识形态受到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和政治伊斯兰

等伊斯兰主义派别影响，但又与它们有显著区别。

在强调“认主独一”、革除异端新行，反对什叶派、批

判苏非派特定宗教仪式，恢复哈里发国家、对敌发

动“圣战”等观念方面，塔利班意识形态与瓦哈比主

义和萨拉菲派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阿富汗抗苏

战争期间，沙特曾资助巴基斯坦迪奥班迪派宗教学

校，“定判”“圣战”等瓦哈比主义信条渗入迪奥班德

派宗教教育体系，推动了迪奥班德派经学校的教派

化、激进化和暴力化。塔利班虽然受到瓦哈比主义

和萨拉菲主义的影响，但并未整体上接受瓦哈比主

义。在教义上，塔利班属于马图里迪教义学派，瓦

哈比派属萨拉菲主义。在教法学派上，塔利班遵从

哈乃斐学派，瓦哈比派遵从罕百里学派。两派对苏

非派等伊斯兰教少数派的态度不同，塔利班认同苏

非派，仅主张纠正苏非派的某些宗教仪式，瓦哈比

派则从整体上将苏非派断为“异教”。瓦哈比主义

属泛伊斯兰主义思潮，而塔利班将斗争场域局限在

阿富汗境内。

阿富汗抗苏战争为来自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

国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合流提供了契机。1979

① 何杰：“普什图瓦里初探”，《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 8期，

第12页。

②“Code of Conduct for the Mujahedeen,”in Strick van Linschoten

ed., The Taliban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25-340.

③ Seth G. Jones,“Afghanistan’s Future Emirate? The Taliban

an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The CTC Sentinel, Volume 13,

Issue 11, November/December 2020, p.2.

④ 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anuary 2017,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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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富汗抗苏战争爆发后，大批阿拉伯国家的伊斯

兰主义者进入阿富汗参加“圣战”。1992 年阿富汗

纳吉布拉政府垮台时，约有 5000名阿拉伯“圣战者”

在阿富汗东部作战。①其间，埃及激进伊斯兰主义

与沙特新瓦哈比主义开始结合，导致“基地”组织及

其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产生。“基地”组织从一开始就

与塔利班有着密切关系，塔利班初创时的成员中参

加过抗苏战争的“圣战者”有一大批，“基地”组织历

任首领均向塔利班领导人效忠。塔利班部分派别

受到圣战萨拉菲派“定判”和“圣战”信条的影响，将

与其信仰不同者视为“异教徒”。② 这些塔利班派别

还采纳了圣战萨拉菲派“进攻性圣战”理论，认为圣

战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这有别于视“圣战”为集体

义务的逊尼派主流观点。③ 自杀式袭击也为塔利班

广泛使用。但是，塔利班的“圣战”为“本土圣战”，

而非圣战萨拉菲派的“全球圣战”，且对象集中于外

国侵略者及其合作者。

二、塔利班意识形态

向现代伊斯兰主义转型

塔利班的身份自 2001 年以来经历了戏剧性变

化。它由执政者转变为反叛武装，后与美国谈判并

达成和平协议，最终在美国撤军后重新建政。塔利

班再次上台执政时间尚短，不足以说明其意识形态

变化程度，但这种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塔

利班汲取了上次执政失败的教训，出于实用主义或

者机会主义目的，为获得国内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社

会承认，主动作出策略性调整；另一方面，塔利班在

与外部世界接触与互动中，开阔了视野，习得了新理

念。国际环境变化对其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正向塑

造作用，从与美国和谈中收获红利，促其温和化。④

当然，塔利班意识形态具有稳固性，仍属于伊斯兰主

义的范畴，这一内核不可能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实质

性变化，但其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启，正在由传统伊斯

兰主义向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转型。

第一，塔利班的宗教理想主义开始转向政治实

用主义。由于武装斗争和上台执政的需要，塔利班

放弃了建立乌托邦式“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理想主

义，而是从政治实用主义出发，将重心放在夺取并

维系政治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展现了相当程度的

灵活性。塔利班不再把宗教正统性作为合法性的

唯一来源，开始追求政治合法性与宗教合法性的融

合，并呈现政治导向超越宗教导向的取向。为此，

塔利班多方采取措施扩大政治基础，增强政治合法

性。塔利班的社会构成更加多元，拓展到毛拉之外

的群体。⑤ 为扩大兵源，塔利班吸纳了大批无宗教

教育背景者。武装斗争期间，近 1/4 的塔利班影子

政府省长未受过宗教教育。⑥ 2008年，驻扎在坎大

哈的一个 14人组成的作战单位中，仅有 1人受过宗

教教育。⑦ 塔利班“学生军”的性质已经有所变化。

塔利班在其控制区重视经济和民生问题，致力于恢

复安全和秩序，保护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并向民

众提供公共服务。它把体恤底层农牧民的疾苦、实

现社会公正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通过设立法

庭，维护司法公正，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塔利班

再次上台后立即大赦前政府官员，呼吁他们返回岗

位，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经济，这些都显露出现代国

家治理的意识。

第二，塔利班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多元主义和教

派包容倾向。出于武装斗争需要，塔利班淡化普什

图身份，试图以宗教性的民族主义包容各民族、各教

派，将自身打造成全国性、全民性的爱国运动。塔利

① Barnett R. Rubin,“Arab Islamists in Afghanistan,”in John L.

Esposito ed., Political Islam: Revolution, Radicalism, or Reform?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197.

② Riaz Mohammad Kha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onflict,

Extremism, and Resistance to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0.

③ Seth G. Jones,“Afghanistan’s Future Emirate? The Taliban

an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The CTC Sentinel, Volume 13,

Issue11, November/December 2020, p.2.

④ Jillian Schwedler,“Can Islamists Become Moderate: Rethinking

the Inclusion-Moderation Hypothesis,”World Politics, Vol.63, No.2, April

2011, pp.347-376.

⑤ 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

2021年第8期，第2页。

⑥ Michael Semple,“Rhetoric,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aliban Movement,”Peaceworks, No. 102, 2014, p.22.

⑦ 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anuary 2017,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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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宣传话语号召阿富汗各民族“肩并肩”地反抗侵

略，对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哈扎拉人等少数民族

以“兄弟”相称。① 再次建政后，塔利班高官多次强

调“民族平等”，呼吁所有阿富汗人投身国家建设。

塔利班的普什图大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色彩有减弱

迹象，塔利班领导层和临时政府成员不再是清一色

的普什图族人，如临时政府代理第二副总理为乌兹

别克族，代理总参谋长和代理经济部长为塔吉克族。

塔利班允许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举行阿舒拉日纪念活

动，并派部队维持秩序，一位塔利班地方官员还参加

了有关活动。这表明塔利班意识形态中对什叶派的

歧视由于执政需要而减弱。在教法方面，塔利班的

教法阐释趋向宽松和多元，开始回归宽松、灵活的哈

乃斐学派。在裁断一些政治和社会行为时，塔利班

参考其他教法学派的观点，而此前它曾禁止哈乃斐

派以外的其他教法学派，这显示出其教法阐释的包

容性和兼收并蓄姿态。② 例如，对于在武装斗争中

能否寻求非穆斯林的帮助，各教法学派意见不一。

塔利班在其发布的作战手册中，未对此作硬性规定，

而将决策权交给指挥官和战士。在司法实践中，塔

利班已很少使用斩首、剁手、石刑等酷刑。

第三，塔利班对虔诚表象的重视正在弱化。在

第一次执政时，塔利班将外在虔诚表象作为实施社

会控制的手段，以此判断非普什图地区居民对塔利

班政权的忠诚度。但在武装抵抗期间，塔利班认识

到对其政治忠诚比外在虔诚表象更为重要，开始关

注民众内在信仰和对塔利班政权的支持、对埃米尔

的忠诚等政治认同，只把那些与外国军队及阿富汗

政府合作者断为“悖信者”。塔利班在控制区不再

禁止摄影、电视，允许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科技产

品的广泛使用，只是强调这些媒介的传播内容应符

合教法，其本身不在禁止之列。塔利班已广泛使用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用于通讯和宣传。塔利班再次

上台后表示保障女性在“伊斯兰框架内”受教育和

工作的权利，未要求妇女穿着罩袍，认为女性遵守

其他伊斯兰国家通行的“端庄”着装，带面纱（hijab）

即可。③ 近年来，塔利班支持女子宗教教育，针对学

校等教育机构的袭击明显减少。上台后，塔利班颁

布了一项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特别法令，禁止女童

婚姻，保障女性婚姻自由；不得将女性视为私人财

产，不得将女性作为解决争端及消除敌意的交换

品。④ 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并未实施着装和容貌规

定，甚至有塔利班战士不蓄胡。对于恢复设立劝善

戒恶部，塔利班领导人指出，这不意味着塔利班将

实施强制性社会风化管理，而将采用劝导等柔性方

式维持社会风貌。⑤

第四，塔利班显示出开放性。塔利班在第一次

执政时期，只重视阿富汗国内社会管理，并未寻求

国际承认，也不在意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甚至因

此失去政权也在所不惜。近年来，塔利班开始寻求

融入国际体系，希望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的

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始重视遵守国际规范，关

注国际事务。例如，它多次就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

周边事态发表声明，期待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

好关系。⑥ 2013年，塔利班在卡塔尔多哈设立政治

办公室，与美国展开谈判，并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达

成和平协议。在此协议前夕，塔利班领导层成员、

重要武装分支哈卡尼网络领导人西拉杰丁·哈卡尼

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军撤出阿富汗

后，塔利班将停止暴力、建立包容性政府、在伊斯兰

制度下保障妇女受教育和工作权利、成为国际社会

负责任成员。⑦ 美军撤离阿富汗前夕，塔利班领导

人巴拉达尔率团访问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表达融

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塔利班此次执政后，表示愿与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并频繁与

大国和周边国家接触。塔利班高层已与中国、美国

① Taliban Question and Answer Online Forum, Taliban Sources

Project Archive, March 21, 2012.

② Borhan Osman and Anand Gopal,“Taliban Views on a Future

State,”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17.

③ Marcus Yam,“As Afghans Try to Figure Out Taliban’s New Rules,

Burqas Are Barometer of Sorts,”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3, 2021.

④ Raja Furqan Ahmed,“Taliban Supreme Leader Decrees Afghan

Women’s Rights Must Be Enforced,”The Pakistan Daily, December 3, 2021.

⑤ 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anuary 2017, p.39.

⑥ 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anuary 2017, p.41.

⑦ Sirajuddin Haqqani,“What We, the Taliban, Want,”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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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4个国家的代表在多哈举行会谈，并派出高级代

表团访问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它还为美

西方国家军队和侨民的安全撤离提供保障，未实行

反美、反西方政策。可见，塔利班的外交政策趋于

务实、温和，全方位交往、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

交政策雏形已现。为获得国际承认，塔利班遵守与

美国签署的和平协议，与极端组织保持距离，并开

始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圣战萨拉菲派组

织，关闭了 16 个省的萨拉菲派组织复兴逊奈协会

（Jam‘iyyahihya’al-sunnah）等具有激进倾向的组

织、清真寺和宗教学校，① 拘捕了 600余名极端组织

成员。② 虽然塔利班对“基地”组织的政策仍需观

察，但为政权生存和获得国际承认，其与恐怖组织

切割应是大势所趋。

塔利班意识形态现代化并不必然通向世俗主

义等现代政治理念。塔利班高层已明确表示不会

采取西方民主制度，认为那种选举不适合伊斯兰政

府的产生。③ 因此，塔利班意识形态在伊斯兰主义

框架内朝着现代伊斯兰主义转型，最具可能性和现

实性。上次执政时期，塔利班曾严厉批评巴基斯坦

伊斯兰大会党、埃及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党派。随

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塔利班成员越来

越多地接触并开始接受现代伊斯兰主义理念。塔

利班与土耳其、卡塔尔等政治伊斯兰阵营国家建立

密切关系，相互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趋近。通过设在

多哈的政治办公室，塔利班领导层在与伊斯兰主义

学者、活动人士的交往中习得政治伊斯兰的理念。

如在妇女权利问题上，土耳其、卡塔尔等政治伊斯

兰阵营国家向塔利班提出建议。土耳其外交部长

恰武什奥卢在会见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穆塔基时，表达了关于保障女性教育和工作权利的

建议。④ 从政治权力导向、经济和外交等国家治理

重点、成员结构多元化、宗教教派和外在虔诚的淡

化等各种现实表现看，塔利班正在由传统伊斯兰主

义走向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等

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

三、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未来前途

塔利班意识形态已然初具现代性特征，但仍在

伊斯兰主义的范畴内，保守性仍较显著，依然高度

重视宗教合法性。这体现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教法施政、“毛拉治国”等建政和执政理念诸方面。

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的方向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而

后者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实践并未获得成功，这在

很大程度注定了塔利班治国理政的未来之路不会

平坦。

第一，塔利班仍固守原初的建政、治国理念。

塔利班延用了上次建政时的国名“阿富汗伊斯兰埃

米尔国”（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⑤ 这

个国名具有深刻的宗教意涵，体现了塔利班政权的

伊斯兰主义属性，意味着塔利班将根据哈里发制度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按照塔利班的国家

理念，“埃米尔”（Amir al-Mu’minin）即代表真主治

理阿富汗的哈里发，为国家最高宗教和政治领导

人。他根据伊斯兰教法实施统治，所有阿富汗人均

需向其效忠。这种政治制度强调政权的宗教合法

性、政府决策的教法合规性。但是，国家治理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试图从宗教中寻找治理资源既

片面又不现实。同时，将教法合规作为施政首要考

量，不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况且，伊

斯兰教法本身也面临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塔利班

恪守经训原文、反对理性推理的教法裁定方式，难

以回应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

第二，“毛拉治国”显示塔利班政治意识的保守

性。根据目前公布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塔利班政

权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负责人均为教职人士，这

与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并无变化。政治权力由

缺乏专业知识的教职人员垄断，表明塔利班坚持教

法施政、“毛拉治国”的政治保守性并无变化。“毛拉

治国”对于阿富汗来说是异质制度，并不符合阿富汗

① Qutb al-Arabi,“Taliban wa al-harakat al-islamiyya, Ta’awun

‘imSidam?”Aljazeera Mubasher, September 15, 2021.

②“Taliban Capture 600 IS Fighters,”NPR, November11, 2021.

③“Council May Rule Afghanistan, Taliban to Reach Out to

Soldiers, Pilots-Senior Member,”Reuters, August18, 2021.

④ Kathy Gannon,“Afghan Taliban Delegation in Turkey for

High-level Talks,”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4, 2021.

⑤ 国内一些媒体将阿富汗新国名译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

国”，未能体现其宗教和政治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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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协商的政治传统。它意味着阿富汗社会的其他

群体如技术官僚、部落首领、城市精英等被边缘化，

将导致政权包容性不足，给执政绩效、政治稳定和国

家建构带来负面影响。阿富汗社会属传统部落社

会，部落首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部落协商

是主流政治机制。在过去 20年中，阿富汗接受过现

代教育的城市精英群体不断壮大，他们大多主张世

俗主义，并不认同塔利班“毛拉治国”的政治制度。

同为“毛拉治国”，但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明显有

别于“逊尼派版”的伊朗。① 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基础

是什叶派特有的教阶制度和“教法学家治国”理论，

且其行政体系具有现代性，总统由选举产生，技术

官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伊朗政治制度的宗教和

政治合法性比塔利班强，治理能力与效率更高。

第三，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面临内部阻力。“塔

利班是一个松散的社会运动，实行扁平化和伞形的

组织模式。新塔利班具有多中心的特征，不同的舒

拉相互独立，并具有竞争性。”② 塔利班的组织性与

过去相比已有所加强，但仍包含意识形态倾向不一

的不同派别，领导层内部、领导层与中下层之间在

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尖锐分歧。塔利班内部有派

别长期与“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保持密切关系，甚

至并肩作战，它们的意识形态受到圣战萨拉菲主义

深刻影响，在对待外来“圣战者”、什叶派和苏非派

等少数派、美西方势力、俄罗斯与伊朗等问题上，与

塔利班主流派存在较大分歧。未来塔利班若切割

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或将遭到这些派别的抵

制。塔利班部队中外籍作战人员占相当比例。如

2000年塔利班攻占塔洛坎（Taloqan）市的部队中，外

籍作战人员占 1/3。③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

年，“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十余个省参与塔利班的军

事行动。④ 在与美国和谈问题上，塔利班内部便存

在较大分歧。⑤ 武装抵抗与政治谈判并行，导致塔

利班内部出现温和派与强硬派。建政之后，政权内

部或将出现本土派与海归派的分化。此外，塔利班

高层意识形态的转型并不能完全为中下层成员接

受。这意味着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不仅难以顺利

进行，甚至会引发内部分裂。

第四，政治伊斯兰难以为阿富汗发展提供可行

方案。政治伊斯兰是一种基于伊斯兰教的现代政

治意识形态，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是对现代性的

反动和批判。政治伊斯兰因其“向后看”的历史主

义取向，不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力量。法国学者罗伊

将政治伊斯兰定位为一种“第三世界的政治运动”，

认为其必遭失败。⑥ 政治伊斯兰作为政治反对派，

通过宣教和慈善事业，在民众中树立了虔诚清廉、

乐善好施的良好形象。然而，上台执政后，政治伊

斯兰终将面对执政绩效的考验。宗教教义只能从

道德、伦理等方面规范经济活动，但绝非解决经济

发展问题的现成方案。作为宗教性政治运动，政治

伊斯兰立足于信仰、道德、文化等领域，不能提出系

统的经济理论和纲领，即使有零散的论述也多以社

会公正为视角，强调经济生活的宗教、道德和社会

层面。美国学者欧文指出了政治伊斯兰两方面的

治国困境。“一方面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政治家在

同一政治场域中竞争，在话语和组织结构方面与世

俗主义者有许多共同点；另一方面，浸淫于现代性

的政治伊斯兰，难以将其信仰原则转化为切实的议

程，建立与世俗民族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机

构。”⑦ 政治伊斯兰执政实践表明，它是有实力的反

对派、成功的社会运动，却是不合格的执政者。伊斯

兰主义者将政治宗教化、道德化，对国家治理并无裨

益。“阿拉伯之春”以来，政治伊斯兰经历群体性崛起

后，先后在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转第 33页）

① Seth G. Jones,“Afghanistan’s Future Emirate? The Taliban

an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The CTC Sentinel, Volume 13,

Issue 11, November/December 2020, p.2.

② 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

2021年第8期，第2页。

③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I. B. Tauris & Co. Ltd., 2001, pp.74-75.

④“Eleven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501, 2019,”

UN，May 27, 2020, p.12.

⑤ Seth G. Jones,“Afghanistan’s Future Emirate? The Taliban

an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The CTC Sentinel, Volume 13,

Issue 11, November/December 2020, p.2.

⑥ Olivier Roy,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⑦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Routledge, 2004, 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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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英国脱欧给欧盟防务一体化带来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但更是成动力。脱欧后的英国对欧洲的防

务责任并未因此而减少，与欧盟仍会有很强的安全

合作需求，双方将维系尽可能密切的安全合作关

系。英国脱欧为欧盟防务一体化进程除去了最大

的一块绊脚石，刺激了后脱欧时代欧盟防务一体化

的长足发展。欧盟在防务产业、防务行动的制度建

设与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增强了自

身的防务自主。

欧盟防务一体化正逐渐推进，但与此同时，在

其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逐渐增多。

随着欧盟内部欧洲派国家与大西洋派国家分歧的

不断加剧、美国和北约日益增多的疑虑、民粹主义

对法德轴心的冲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欧盟

防务一体化的前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关于

“欧洲军”和快速反应部队的种种分歧和争议便是

当前欧盟防务一体化遇阻的最新真实写照。

欧盟防务一体化虽取得新的进展，但仍处在量

变的进程之中，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一方面，当

前欧盟防务一体化进程依然由欧盟成员国掌握绝

对的主动权。欧盟防务合作缺乏超国家性质，依然

具有鲜明的政府间性质，尚未涉及到欧盟成员国在

防务方面的主权让渡。① 另一方面，目前欧盟仍远

未实现真正的防务自主。只有当欧盟拥有独立自

主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指挥体系、不再受到北约防务

框架束缚之时，欧盟才能实现真正的防务自主。但

由于北约的反对和美国的阻挠，未来一段时期，欧

盟恐难实现真正的防务自主。离开美国和北约的

支持，防务实力相对孱弱的欧盟将无法独自担负起

保卫欧洲的责任。在可预期的将来，欧盟仍不得不

依赖于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保护伞。○
（责任编辑：王锦）

① 张程、刘玉安：“英国退欧与欧洲防务一体化问题探析”，《国

际论坛》，2018年第2期，第36页。

（接第 17页）接连被推翻或在选举中落败，土耳其伊

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在经济治理上陷入困境，

这一切预示着政治伊斯兰难以为阿富汗国家治理提

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结语

塔利班意识形态是多种伊斯兰主义思想与阿

富汗本土信仰、乡村部落文化的混合体，在阿富汗

封闭的地理环境、保守的社会文化氛围及长期战乱

和外来侵略的背景下融汇而成，具有明显的传统伊

斯兰主义特点。迪奥班德派学说、瓦哈比主义、政

治伊斯兰等思想流派均属广义上的伊斯兰主义和

文化保守主义范畴，在强调一神论、革除异端和外

来文化影响等信条及性别隔离、服饰等社会行为规

范等方面相似之处较多，但不可将塔利班意识形态

简单视同为其中任何一种思想流派。

塔利班再次建政使阿富汗重新获得主权和统

一，为国家稳定和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同时，塔利

班意识形态正在由传统伊斯兰主义向现代伊斯兰主

义转型，呈现出现代化、温和化趋势，这有利于促进

阿富汗国内民族、教派的团结和国际环境的改善。

但是阿富汗久经战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国家治理

挑战空前严峻。塔利班作为一个武装组织，治理能

力和人才缺乏，加上建政和治国理念的保守性，极难

应对这些挑战。作为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的方向，

现代伊斯兰主义也难以为阿富汗提供建设性的治理

方案。更何况，塔利班意识形态转型只是 20年来一

直在进行的一个漫长过程。再次执政后，塔利班意

识形态现代化转型的任务仍然艰巨，其顺利和成功

与否关乎阿富汗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关评估需要

从阿富汗全民信教和塔利班作为宗教组织的实际出

发，同时应考虑到国际环境在此间的重塑功能，进而

为更好地认识甚或促进塔利班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

型和内外政策的温和化起到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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